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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青诗歌的哲理美

雷 丽 平

(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文秘系 , 北京 100102)

　　[摘要 ] 艾青不仅有着诗人的智慧 , 还有着哲学家的头脑 ,他把对真 、善 、美的渴望 , 及对假 、恶 、丑的鞭挞 ,用

形象化的语言融入自己的诗篇 ,给人以哲理性的启发和思考 , 并从中受到美的熏陶。

[关键词 ] 艾青;哲理性;形象化

[中图分类号 ] I207.2　　[文献标识码 ] A　　[文章编号 ] 1004-3489(2005)02-0073-03

　　亚里士多德说 , 诗是一切文体中最富有哲理意味

的 [ 1] (P.13)。哲理与诗在表现上有差别 , 一个重抽象思维 , 运

用概念 、判断 、推理的三段论法去表达思想 , 一个重形象思

维 , 着重运用诗的形象去展现思想。但是哲学作为思想最高

度的概括 , 诗作为生活最精炼的概括 , 自然有相通的地方。

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性的能动精神 ,常

常表现为对人生 、命运 、宇宙存在等等奥秘的探索。这种探

索是人生精神上的一种诗意气象 ,它直接表现在哲学研究的

目标中 , 也表现在诗的内容上 , 哲理与诗某种程度上是一对

孪生的姐妹。在人类向更自由 、更必然的目的攀登的进程

中 , 哲理与诗以其囊宇宙之博大 , 探万物之精微 ,而又寄至味

于数语之中的共同特点而携手前进。

诗与哲理这种自然的联姻关系 ,使诗歌以反映哲理为其

内容 , 把诗的哲理表述作为自己极高的内容层次。歌德说:

“想象一发觉向上还有理性 , 就牢牢地依贴着这个最高领导

者……它愈和理性结合 , 就愈高贵。到了极境 , 就出现了真

正的诗 , 也就是真正的哲学。” [ 2] (P.303)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

勒律治说:“一个人 , 如果不是一深沉的哲学家 , 他决不会是

个伟大的诗人。”

艾青 60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刻的思想

家 , 因而也是个真正的诗人。作为思想家 , 他通过他的诗思

考着时代 、思考着人生 , 思考着作为一个战士来到世界上的

责任。正如艾青自己在《诗论》中所说的 , 诗人 “思想力的丰

富必须表现在对于事物本质的了解的热心 , 与对于世界以及

人类命运的严肃的考虑上。”

艾青对世事的哲理评判 , 同人类的对话 , 有一个明确的

尺度和中心 , 那就是真 、善 、美 , 他在《诗论 》中认为 “真 、善 、

美 , 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 , 诗必须是它

们之间最好的联系。”因此 , 他把 “真 、善 、美 ”奉为 “驾着纯金

的三轮马车”的诗神 , 他的大量诗篇 , 闪射着 “真 、善 、美”同

等的光芒 , 这在他那些 “向世界发话 ”的诗篇中就很明显。

他让人们认识世界 ,热爱生活 , 把握未来。在诗中 , 总是

把真 、善 、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他对巴黎 、马赛的画像是多

么真切 , 这两个法国城市 ,有它们真 、善 、美的一面 , 它们有过

光荣的革命历史 ,有着珍奇的创造 , 发出的磁力 , “吸引了全

世界上 , 各个国度的各个种族的人们。”但是世界上的事物 ,

往往是真 、善 、美和假 、恶 、丑相对立而存在 , 共存于同一体

中。艾青在《诗论》中以深邃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 , 透过

表象看到深层 ,形象而又尖锐的指出 , 他们是 “淫荡的 、妖艳

的姑娘”(《巴黎》), 是 “盗匪的故乡”(《马赛》),深刻揭露了

资本主义世界对东方殖民地的欺压和掠夺的本质 , 他正是

“因旧世界充满欺诈 、倾轧 、迫害 , 而对它注目 ”, 他又认为诗

人肩负着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 , 诗人是 “人类从今天到明天

的桥梁” , “从现在带记忆给未来 ,又从未来带消息给现在 ”,

鞭策人类向着 “辉煌的远方 , 美好的彼岸” 。于是他在 《巴

黎》中竟满怀信心的表示 ,经过一定的时日 , “以磨练我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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筋骨 , 等时间到了 ,就整着队伍 ,兴兵而来!” “我们将是攻击

你的先锋。”诗人发这样的誓言 , 不知底里的人 , 以为是不可

思议的空论 , 然而 ,如果着眼于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 ,着

眼于诗人思想经历 , 就不难理解了 , 他的思想脉搏与世界人

民共跳动 , 他对掠夺者的仇恨与全人类相通 , 一句话 , 是要为

人类呼号 、歌吟的使命意识使然。因为 “诗是人类向未来所

寄发的信息;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。”诗人行动的意

义 , 就在于把人群的愿望与意欲 、要求 ,化为语言。

他爱真 、善 、美 , 所以他要热情赞颂无私奉献 、抚育着大

地上的万物和人类的劳动者大堰河;他恨假 、恶 、丑 ,鲜明表

达了对剥削者的厌恶 , 对不公道的世界的控诉。他爱真 、善 、

美 , 倾全力塑造把 “广大的土地”和所有一切 “属于生命的幸

福” “从凯撒的手里”夺回 , 归还给 “以血汗灌溉过它的人们”

的拿撒勒人形象(《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》);他同样热情讴歌

为改变自己奴隶命运 ,取得生活权利的 、向旧世界挑战的 “九

百个”造反大军(《九百个 》)。他恨假 、恶 、丑 , 即使身陷囹

圄 , “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”, 他坚信被痛苦煎熬的芦笛 ,

“在它出来的日子 ,将吹送出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

咒诅的歌”(《芦笛》)。他通过铁窗 , “举起仰视的幻想的眼

皮 , 去迎接一切新的希冀” , “感触到世界的存在”, 带给他

“多量的生命的力”(《铁窗里》)。他认识到 , 诗人如果不把

人类身上的疮痍指给人类看 ,不把隐伏在万人心里的意愿提

示出来 , 不把美好的思想教给人们 , 不告诉处于绝望的人还

有明天……, 那么 ,忘记自己历史使命的诗人 , 是不配称为诗

人的。因此 , 艾青这支芦笛吹奏出来的是真实之歌 , 希望之

歌 , 反叛之歌 ,他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和使者。

经过 10年动乱 ,历史生活的曲折 、忧患使诗人对生活思

索得更深沉了。 搁笔 20多年的老诗人艾青一旦重抒歌喉 ,

歌声里充满了哲理的沉思。 《归来的歌》明显地趋向诗化的

哲理表达。其中有的是撼人心灵的警句 , 有的是催人征战的

鼓角 , 有的是令人深省的箴言 , 有的是教人为人处事的座右

铭。史诗式的《光的赞歌》是新时期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 ,

诗的思想境界被推到了无比深邃丰富的哲理高度。新的历

史时期 , 新的生活愿望 , 促使诗人力求从对如实的生活的观

察升华到历史的概括 , 把传统 、现实 、理想联系起来 ,用诗的

美去托起民族的沉思 , 用诗的预言去完成人民的向往。生活

召唤着史诗 , 人民召唤着史诗 , 史诗的繁荣是新诗走向更深

广的思想领域的一个标志。

哲理诗毕竟也是诗 ,不能只作空洞的说教。对于哲理的

诗化表现 , 歌德有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:“一个诗人需要一切

的哲学 , 但在其作品中则必须把它避开。”诗终究是主情的艺

术 , 即使是再深刻的哲理也必须通过诗情的中介表现出来 ,

是抒情的哲理 ,是诗人的激情与思想撞击后迸射出来的绚丽

的光芒。它可以有明确的理念结论 ,但不是象思辩一样以严

整的步伐响彻在诗中 , 而是巧妙地隐匿在诗的河流中 , 饱含

在形象的血肉中。诗完全是在形象的描写中自然地撒下了

缤纷的哲理花雨。诗人可以抽象地把握玄奥抽象的哲理 ,但

如果这种哲理没有在胸中酿成情热 ,最好避免去表现它 , 象

“如果没有黑暗 ,光明岂不是失去了它的陪衬。”这样的所谓

哲理诗 , 只是为了直指哲理而写的 , 失去形象的哲理就象一

块干裂的面包 。先设置哲理结论 ,然后再用类似的形象去演

绎的写诗法 , 就象在一块木头上挂一方红布就自诩是艺术品

一样的幼稚。诗的创作程序证明即使是哲理诗 ,也不能违反

动情的根本原则。

艾青诗中的哲理思考是通过诗情中介来表达的 , 是 “以

良知为躯体 , 幻想为衣衫 , 运动为生命 ,想象为灵魂”(柯勒律

治语)的诗人的思考 , 是一种艺术的思考。艾青诗歌的哲理

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。

一 、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中 , 用哲理性的诗句来

警策全篇 , 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, 把诗的思想境界提到一个新

的高度 , 《鱼化石 》、 《沙漠和绿洲》 、《时间》、 《花样滑冰 》、

《钢都赞》、《东山魁夷》、《天涯海角》等诗就是。在《鱼化石》

里 , 首先描绘了鱼化石 “依然栩栩如生”, 却 “绝对地静止 , 对

外界毫无反映 ”的鲜明逼人的形象 , 然后 ,在炽烈如火的诗情

中引出一条令人深思的客观真理:“离开了运动 , 就没有生

命” , “活着就要斗争 , 在斗争中前进 , 即使死亡 , 能量也要发

挥干净” 。因而 ,显得 “其力大 , 其思雄” , 能激动人 , 感染人。

艾青《诗论》说 , “没有一个诗人是没有政治倾向的。 但当诗

人写作的时候 ,他必须把他从哲学书里所得到的东西 , 把他

的对人生对社会的见解 ,化为直接的东西 , 化为童年的天真;

不然的话 , 他的诗就会丧失纯朴了;从纯粹理论出发所写出

来的诗 , 是不感动人的 ”。艾青所说的 “化为直觉的东西 , 化

为童年的天真 ”就是说 ,诗中的哲理 ,要浸润诗人真挚的感情

的血肉 , 要化为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。

二 、把哲理性的思想熔铸在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里 , 让

形象启发思考 ,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历悟出其 “象外之旨 ”、

“言外之意”, 《伞》、《镜子》、《酒》 、《希望》 、《盆景》、《烧荒》、

《电》、《冰雹》、《海水和泪水》、《盼望》等就是。 《镜子》由人

们司空见惯的镜子照出事物本来面目的简单事实中 , 展示出

一种耐人深思的哲理思想:

　　有人喜欢它

　　因为自己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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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人躲避它

　　因为它直率

　　甚至会有人

　　恨不得把它打碎

在此 , 诗人把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了 , 以平凡的事物揭示

了不平凡的真理 , 迫使人思索 、选择。有人说 , “这是哲理的

诗 , 诗化的哲理 ,也是心理学的诗 , 诗化的心理学” [ 3] , 是不无

道理的 , 它确实具有钩魂摄魄的魅力 , 艾青在《诗论》中说:

“以最平凡的外形 , 蕴蓄着深刻的真理”。 《盆景》看来好象

诗人在欣赏 “以不平衡为标准 /残缺不全的典型”的盆景艺

术 , 实则是诗人对十年动乱时期 “一切都颠倒 /少的变老 、老

的变小”的现实的讽刺。在 《烧荒》里 , 表 面 是 写 烧 荒 , 而 意

旨 则 在 对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思 想 解 放 运 动 的 歌 颂 :“快 磨 亮 我 们

的 犁 刀 , 犁 出 一 个 新 的 时 代 。”这 又 何 止 是 诗 人 一 己 的 感 受

呢 ? 只 不 过 是 他 道 出 了 人 们 易 心 会 而 不 易 言 传 的 思 想 罢 了 。

三 、在 江 河 浩 荡 的 诗 情 中 奔 涌 着 哲 理 的 闪 光 、广 泛 的 联

想 和 奔 放 的 气 势 , 令 人 心 潮 起 伏 , 思 绪 联 翩 , 给 人 以 深 刻 的 启

示 和 鼓 舞 力 量 , 《光 的 赞 歌 》、 《在 浪 尖 上 》、《听 , 有 一 个 声

音 ……》、《迎 接 一 个 迷 人 的 春 天 》、《古 罗 马 的 大 斗 技 场 》等

就 是 。在 《光 的 赞 歌 》里 , 诗 人 把 “不 是 固 体 、不 是 液 体 、不 是

气 体 /来 无 踪 、去 无 影 、浩 渺 无 边 ”的 “光 ”化 为 “山 野 的 篝

火 ” , “港 湾 的 灯 塔 ”, “夏 夜 的 繁 星 ”, “胜 利 的 焰 火 ”, “比 风 更

轻 的 舞 蹈 ” , “珍 珠 般 圆 润 的 歌 声 ” , 比 喻 为 “有 力 量 而 不 剑 拔

弩 张 ” , “因 富 足 而 能 慷 慨 /胸 怀 坦 荡 、性 格 开 朗 /只 知 放 射 , 不

求 报 偿 /大 公 无 私 , 照 耀 四 方 ”的 伟 大 人 格 、崇 高 思 想 , 象 征 为

理 想 、民 主 、科 学 , 然 后 , 驰 骋 丰 富 的 想 象 , 把 火 热 的 感 情 灌 注

在 哲 理 化 的 表 达 中 , 以 交 响 乐 式 的 乐 章 热 情 歌 唱 :“只 因 为 有

了 光 /我 们 的 大 千 世 界 /才 显 得 绚 丽 多 彩 /人 间 也 显 得 可 爱 ”,

“光 给 我 们 以 智 慧 /光 给 我 们 以 想 象 /光 给 我 们 以 热 情 /创 造

出 不 朽 的 形 象 。”在 全 诗 热 情 澎 湃 的 赞 歌 声 中 , 那 些 哲 理 的 诗

句 将 激 励 人 们 为 追 求 理 想 而 献 身 :

　　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

　　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

　　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

　　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

《光 的 赞 歌 》透 过 讴 歌 光 明 、讴 歌 理 想 的 外 壳 , 让 我 们 看

见 了 诗 人 对 古 往 今 来 的 人 类 历 史 , 对 浩 瀚 无 边 的 茫 茫 宇 宙 ,

对 无 以 穷 极 的 客 观 真 理 , 对 短 暂 而 漫 长 的 人 生 道 路 , 所 进 行

的 诗 学 和 美 学 的 热 烈 探 求 , 让 我 们 看 见 了 诗 人 火 热 跳 荡 的 诗

情 和 对 我 们 阶 级 、我 们 民 族 以 至 整 个 人 类 光 辉 前 景 的 坚 定 不

移 的 信 念 , 因 此 人 们 赞 誉 《光 的 赞 歌 》是 艾 青 的 “诗 体 的 哲

学 ” , 是 “他 的 又 一 座 里 程 碑 ” [ 4] (P.23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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